[image: image1.jpg]JULI S

INDIECHINA.COM
BIEFE—BLTE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代怪摇——独立音地专访Battles乐队

当代怪摇

——独立音地专访Battles乐队
2009年3月27日，北京
www.indiechina.com
采访：吴欣欣(knup)；小马(pentatonic)

Battles：John Stanier、Ian Williams、Dave Konopka、Tyondai Braxton

Battles是乐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他们革新的音乐理念像一道闪电一样，击中了每个聆听者的耳朵……更多乐队信息
编前：这是独立音地目前为止最棒的一次访谈。篇幅较长，所以我根据话题将对话分成了若干段，小标题列在下边。不过，它们未必像字面意思那样传达了谈话的意图。这很像Battles乐队的音乐，有无穷多的解决通道。
感谢Split work为独立音地提供这次采访机会。同样感谢两位特约访谈者：来自穿心莲乐队的吴昕和来自pentatonic乐队的小马。

怪摇

……我们是一支modern band。由于我们运用了loop等各种技术，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是electronic loop-based modern band……
曼森

……我今天可能很爱听minimal techno，听上去很不错。明天也许我就觉得那是一堆垃圾。但我可能还是会记住一些音色，一些节拍……
基因

……从小就觉得，他很酷。酷毙了。让我敬畏……
七巧板

……写歌就像是在做加法，直到我们觉得东西多得过头了，然后就卸掉一些。这里头并没有一个最主要的动机……
整体

……当你在一支乐队当中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这里不该再有什么对立，你是在与他人协作。要做的应该是对他人做出积极的响应……
不定

……通过音乐传达什么，那多没意思，听的人才懒得去寻思你要传达什么。他们要什么那就是什么……
High、high、high……

……歌曲的情绪一直都没有断过，太棒了，让人感觉很high，然后更high，层层推进。噢！High、high、high……
对着单块唱歌

……我的方法就是对着一堆吉他单块唱歌。比如说吉他的移调单块，我唱出的声音经过它的时候，被移个五度什么的，你就听到那个效果……
西藏

……我很惊讶你们会问这个。我以为你们会闭口不提这些事……
世界棒球大赛
……这次反响不错的话，往后我们会更频繁地过来巡演的。去更多的城市。45个城市怎样？……
小马：开始。现在我们采访的是Battles。
John：Yo！

Tyondai：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围着桌子坐一圈。

吴欣：两年前开始听你们的歌，今天见到真人，非常兴奋。

John：美梦成真。

怪摇

吴欣：第一个问题。你们怎样向别人描述你们的音乐？应该算是什么风格呢？
Tyondai：我们乐队和大多数乐队一样，会避免用一种风格来描述自己。大家走到一起时，彼此在音乐上也都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。所以，我们组这个队时不会说，来吧我们组个乐队来做摇滚，做这个风格，做那个风格。不会是那样的。会有很多的元素，配器会很复杂。如果一定要向人描述，我会选择比较中性的词，比如说，modern。我们是一支modern band。由于我们运用了loop等各种技术，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是electronic loop-based modern band。
吴欣：电子的、以loop为基础的、新型的、乐队。够长的。

Tyondai：其实简单得很。我喜欢这个说法，因为它等于啥也没说。这是我的看法。
John：让我说的话，我们搞的是“怪摇”。

Dave：Modern意味着，与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风格不同。不管是从音乐形式上还是歌曲结构上。

小马：不过中国的听众把你们认作math-rock。

Dave：我们尽力避免分类这种东西。这会限制住你的思维的。
小马：明白，分类就是限制。你们是想把更多的元素包含进来。

Tyondai：人们会发现我们有鼓、有吉他、有贝司、有主唱。看上去算是一支摇滚乐队。Battles是搞什么的？嗯，大概是摇滚。然后按下播放键一听。这……

吴欣：这……

Tyondai：你可以想得到。

曼森

吴欣：好，下一个问题。你们在音乐上受到谁的影响最重？

小马：在听你们的歌的时候，会觉得有的东西跟Tortoise很接近。还有类似工业的东西。Marilyn Manson。

吴欣：Manson……

Tyondai：你是在开玩笑？

小马：的确有人这么说。

Tyondai：这该怎么回答呢……

John：我们受的影响么？这是一个不可能回答出来的问题。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人聚集到纽约，每个人都把自己成长中受到的影响带进来。所以，最后的文化是很多很多东西的结合。不能说哪一种风格影响了我们，只能这么说，是这四个乐队成员影响了Battles，使Battles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当然在你还很年轻的时候，事情很简单。比如说你十四岁的时候开始组乐队，你可以说，对，我们搞的就是朋克。受谁影响？性手枪。但随着经历的不断积累，兴趣的不断转移，到了现在再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就太复杂了。
Dave：各种东西带给你的影响是起伏不定的。我今天可能很爱听minimal techno，听上去很不错。明天也许我就觉得那是一堆垃圾。但我可能还是会记住一些音色，一些节拍，会不自觉地模仿它。而别的成员会带来别的东西。这就是乐队。
基因

吴欣：Tyondai，我听说过你的父亲Anthony Braxton。他是一个伟大的爵士音乐家。你是否觉得你有某些爵士的……

Dave：爵士基因？

Tyondai：爵士基因！哈哈，可能有！我父亲的确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生活上、艺术上，某些态度吧。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，特别是有这样一位音乐家父亲，很难不为此而兴奋。从小就觉得，他很酷。酷毙了。让我敬畏。
七巧板

吴欣：你们的作品都是怎么写出来的？是有谁先写出一个动机，然后大家来丰满它，还是说所有人在排练的时候直接即兴出来？
Dave：作品的创作过程嘛……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。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有时会同时进行两三首歌的创作。轮番试验，看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哪最合适。就像在拼七巧板。每个人拿出自己的那几块，然后开始拼。写歌就像是在做加法，直到我们觉得东西多得过头了，然后就卸掉一些。这里头并没有一个最主要的动机。当然一切都源于简单的想法，不过是很多很多简单的想法在一起舞蹈，一个又一个。
吴欣：赞。

整体

Tyondai：我想说，作为一支乐队，有一点是最为重要的。乐队是由人组成，而每个人的差别又是那么大。在艺术上每个人对于自己，对于自己该做什么都会有不同的想法，然后，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的对立面。而当你在一支乐队当中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这里不该再有什么对立，你是在与他人协作。要做的应该是对他人做出积极的响应。如果这里面某些对立的东西无法避免，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。如果在写歌的过程中，我拿出来一个riff，滴里滴里，滴里滴里，特别二，完完全全我自己的风格。接着Dave会说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然后他搞出一个相反的版本。最后你听到的将是两个东西拧在一起，因为它们是互相抵触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么？
小马：明白。

Dave：就是一个平衡。不同的人的个性之间的平衡。成为一个高于个人的东西，就是Battles。

小马：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整体。

Tyondai：对，整体！就是这个意思。所有人组成一个整体。说了很多，但就这个意思。
不定

吴欣：你们的歌有没有什么主题？

Tyondai：你是指歌词上？

吴欣：不完全是。我是说你们想通过音乐向人们传达什么吗？

小马：音乐以及歌词。

Tyondai：通过音乐以及歌词，回答是“不”。里面什么也没有。

Dave：里面只有音乐。

Tyondai：在我看来，那就是纯粹的音乐。它不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如何。快乐，或者自由，或者不自由，没有。
吴欣：只有音乐。

Dave：通过音乐传达什么，那多没意思，听的人才懒得去寻思你要传达什么。他们要什么那就是什么。
Ian：各位。

吴欣：Ian！

Ian：对，是我。

小马：你的看法呢？

Ian：一样的。

Dave：音乐的作用就是让你找到你想要的感觉。里面没有信息，没有含义。你听到了音乐，你感觉不错，目的就达到了。
小马：我可以这么理解么，音乐可以成为任何东西，取决于听它的人了。它蕴含着什么，全凭听者自己想象。

Tyondai：对。我同意。音乐，即使被录了下来，也不会是静止不动的。更不会带有什么固定的思想。
High、high、high……
小马：说说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吧。Tonto。怎么读？
吴欣：T-O-N-T-O？

Tyondai：“汤头”。

小马：这是一个故事里的人物？还是什么？

Dave：这个名字来源于……歌里的那段loop，（唱）。这个loop给我感觉很奇怪，让我想到印度。名字嘛……其实很多名字就是随便起的，有时一首歌的不同段落都有名字，为了方便我们内部讨论。Tonto……这个名字有西部牛仔的感觉。
John：所以这歌其实也可以叫“吱软哞”！

Tyondai：Tonto在西班牙语里就是傻的意思。

小马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会很想跳舞，这是首舞曲。因为这首歌的节奏让人很容易沉浸其中。而且，歌曲的情绪一直都没有断过，太棒了，让人感觉很high，然后更high，层层推进。噢！High、high、high……

Tyondai：一直持续进行。

小马：牛比的歌！里面还充满各种小小的变化，给人惊喜。

Tyondai：很高兴你能喜欢它。

小马：现在迫不及待想在现场听到它。

吴欣：而且要跳舞。

Tyondai：我们把这首歌献给你们。

吴欣：谢谢！你们还有时间么？

Tyondai：有，当然有。

对着单块唱歌

吴欣：好，下一个问题。你们能介绍介绍你们使用的设备么？

Tyondai：我们使用的设备？

Ian：这是保密的！
吴欣：这……

Tyondai：各种loop机，效果踏板……

John：鼓，吉他。

吴欣：还有贝司。

John：嗯，镲片。

Ian：笔记本电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小马：我们其实是很想从你们这学点东西。

吴欣：我很好奇你是怎样调制你的人声的。

Tyondai：全是一些吉他单块。我的方法就是对着一堆吉他单块唱歌。比如说吉他的移调单块，我唱出的声音经过它的时候，被移个五度什么的，你就听到那个效果。

吴欣：全是吉他单块么？

Tyondai：对，全是吉他单块。没你想象的那么华丽，非常基础，非常简单。

吴欣：非常聪明！

Tyondai：非常穷。

Ian：我们乐队用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基础的，没有什么高科技，都是简单的东西。

西藏

吴欣：你们觉得未来的音乐会像是你们现在做的这样么？

John：不会。你认为出现了电鼓之后真鼓就会逐渐消失么？在80年代人们认为合成器在将来可以演奏一切，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。但现在呢？

Ian：即使有新技术，人们也还是不会放弃原始的方式。

Tyondai：直到他们发明机器人，取代所有的乐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到中国来开餐馆。

吴欣：你们是否介意说说你们对于西藏的看法？

Tyondai：我们对于西藏的看法？我的天……

吴欣：别害怕。我只是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欧美人支持藏-独呢？为什么？

John：因为“西藏”很时髦。

吴欣：仅仅是因为时髦？

Tyondai：我的个人意见是这样的。首先我对这里头的政治问题一无所知。我们在美国，从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看来，只能知道那儿的情况显得特别复杂，而且看上去出现了暴力冲突。所以我们就会认为，不管谁对谁错，总之那个状况对双方来说都不好，我是指出现暴力冲突的话。或许能有什么方法来阻止暴力事件再次发生，双方协商一下肯定是好的。大家所关注的其实是这一点。
Ian：西藏是很时髦的。西藏那边的人在美国开店都会很受欢迎。

小马：那是自然。那种独特的文化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去那边旅游相当不错，你们有时间可以去实地看看西藏的风土人情。
Tyondai：其实我很惊讶你们会问这个。我以为你们会闭口不提这些事。

Dave：好，然后我们再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对新泽西的看法如何？

吴欣：这……

小马：其实我不想谈这些，太严肃了。

Tyondai：你可以告诉我么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西藏原先是一个国家，中国侵略了它，还是说本来是一个国家，有人想分裂出去？

小马：西藏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达赖之所以想要分裂出去，是因为废除农奴制，解放农奴，这触犯了他们的利益。

Tyondai：Wow！

世界棒球大赛
小马：好吧，让我们回到音乐上。你们想对中国的歌迷说些什么吗？

吴欣：你们在中国有很多的歌迷。

Tyondai：真的？

吴欣：很多。

John：有多少？

小马：我估计最起码得有一千人吧。

Dave：哇哈哈哈！

小马：因为中国有很多人。

Tyondai：中国有多少人？10亿？

吴欣：13亿。

Tyondai：你知道吗，这真是很疯狂。来到一个我们从没来过的地方，觉得实在是兴奋。我们在美国演出过，还有欧洲、澳洲、日本。然后能够来中国，感觉太帅了。

小马：其实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在听你们的音乐，只是大家没有形成组织。

Tyondai：你说的组织是什么意思？

小马：比如说，我喜欢Battles，他也喜欢，但我们彼此并不知道。

Tyondai：你们应该有论坛可以讨论音乐吧？

小马：是。但有一些人，他们听独立音乐，然后就觉得自己特与众不同，会不屑与人交流。

吴欣：用中文说就是装逼。

Tyondai：意思是觉得自己独一无二？

吴欣：是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你们的CD太难买到了，在中国。

小马：我们就买不到。

Ian：那所有人都是怎么知道我们的？网络？

吴欣：网络。

Ian：这么说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下载到我们的音乐？

吴欣：这不挺好嘛。以前我有个美国的外教说，他喜欢中国的原因就是盗版DVD只要五块。

Tyondai：哦，在美国也有中国人贩卖盗版DVD。他们简直无处不在。你们去过美国没？
吴欣：没。

Tyondai：你们应该去一趟，玩一玩。

小马：当然想去，只是不容易。很多人梦想移民美国，获得理想的生活。

Tyondai：“美国梦”依然存在？我以为是很古老的东西了。

小马：当然存在。

Dave：实际上华人对美国的发展做了非常大的贡献。

吴欣：你们在中国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么？比如在中国发行专辑什么的。
Tyondai：肯定的。我们的下一张专辑会在中国找一个本地的厂牌发行。

小马：其实在中国，最重要的还是现场演出，演出可以让更多的人重视你们。你知道，我们每天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到大量的音乐，而很多可能听了一耳朵就抛到一边了。但如果你们过来演出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，必然是震撼的。

Tyondai：也就是说，专辑你们得来太容易，所以根本不当回事？

小马：也不是，真正的乐迷是一定会买乐队的原盘的。我就买了大量的CD。从比如说eBay。真的喜欢你们的音乐，就肯定会买。

Tyondai：如果我们在中国有像你这样的人帮忙推广，事情会好办很多。

小马：还有在中国卖CD不能太贵。大概6到7美元？

Tyondai：7美元？

吴欣：可以算上限了。

Dave：这次反响不错的话，往后我们会更频繁地过来巡演的。去更多的城市。45个城市怎样？
小马：去武汉、广州、香港、深圳都不错。
Tyondai：下次，你来帮我们联系。

小马：比较遗憾的是，中国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样经营一个Live House。而且大部分人并不在意能不能办精彩的演出，他们只是想赚钱。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去45个城市，那么有35场会演成垃圾。音响、设备什么的，会很差。没人会听的。
Dave：好吧，那我们就不去那些地方了，弄几个机器人替我们去巡演。

Tyondai：（做汽车人变形状）

小马：最后，对indiechina上的歌迷们说几句话吧。

Tyondai：“你好”，“谢谢”。期待和你们在现场见面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音乐。能来这里我很兴奋，希望能够尽快再来。谢谢。Love，Battles。
John：每个人都要说么？咳、咳，感谢你们给我们来这里演出的机会。我会很快回来，bye。

Dave：Battles将在下次的世界棒球大赛中与你们见面，你们好好组个队吧，但还是会被我们瞬间击败的，不过你们别失落，我爱你们。谢谢！
Ian：我爱北京。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，感觉真的很不错。能在这里，见到大家，演奏音乐，我非常兴奋。谢谢你们。

小马：indiechina期待你们在中国的进一步动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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